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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換宿〉 

 

今年，寒假，第二次打工換宿，是女管家主動打電話來的，而且不只是打

工換宿，因為是過年，所以可以拿加班薪水。女管家提的時薪不錯，她爽快答

應。 

疫情稍歇，寒假的訂房熱絡，她開始全天候的幫忙，她會出現在客人面

前，也會介紹景點和附近的店家，有時說說老闆娘設計民宿的理念……什麼

的。大多時候，是戴著口罩安靜工作著。 

熱情的客人會多聊幾句，然後問問她的情況，她回：「把握時間打工。」有

些客人會讚她懂事，願意犧牲家庭團聚時間來工作；也有些客人說她獨立，還

會順便轉過頭去教訓那些正在滑手機的小孩們，不管是國中高中，還是大學，

一律要他們「多學學」，看看這個女孩多麼地懂事。 

戴著口罩的她微笑面對客人的稱讚，說：「和家人團聚比較重要，我是拋棄

家庭來打工渡假，都被罵了。」 

這樣的謊，安慰著來渡假的每一家人。 

 

她想起那一天晚上。 

學期將結束前，第一波寒流來時，她打電話給阿嬤，告知要去打工不回

家，聽得出來阿嬤鬆了口氣，說：「佳佳，這樣很好哩，妳可以多賺一點錢。那

邊又是風景區，順便渡假，還不用錢。」 

    她再打了電話給媽媽，媽媽也鬆了口氣，說：「這樣啊，妳的紅包，我再拿

給妳，佳佳，妳真的懂事了，也獨立了，媽媽很開心。」 

    那天晚上，女管家鬆了一口氣，阿嬤和媽媽也鬆了一口氣。而每家到台東

渡假的人都不用再糾結過年的繁瑣，也都鬆了一口氣。 

懂事嗎？她明白什麼是懂事。不吵，不鬧，讓其他人擁有最大的自由，讓

自己的存在壓縮到最小單位。她很小就明白了，當她知道自己需要寄宿到姨婆

家時，當她明白自己有可能被丟棄時，她就知道要懂事，讓存在成為最小的干

擾。大人們會開電視給她看，客廳裡只有電視的聲音，沒有她的聲音，大人們

也會買書給她看，她會靜靜地看書，不發出聲響。 

安靜與懂事從此隨身，她的成長必需品。 

 

台東，大武，遠離家鄉之地，和她一樣安靜。 

每天早上，換床單，打包垃圾，清潔廁所和浴室，掃拖地板。退了房的房

間，門敞開，殘留著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痕跡，大多是蜷扭的被單，與八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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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桶，有時候空氣中會留著客人自帶沐浴乳或洗髮精、潤髮精的味道，偶

爾也有香水味，她俐落打包這些殘味。 

熟悉，順手，如同離家前做的，抹去痕跡。 

 

媽媽的弟弟，她的舅舅，口頭上的稱呼，法律上的連繫。 

舅舅結婚前，他的未婚妻堅持要先把老家過戶到舅舅名下。而後，舅舅一

家回老家，是她的必須離家。阿嬤會抱著她，說聲抱歉，送她到姨婆家去，叮

嚀著「要乖乖的」，兩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她與舅舅沒有血緣關係，媽媽與阿嬤也沒有。她很早就知道了，因為阿嬤

毫不介意地展示彼此的關係，傳說中的領養可以為不育的夫妻帶來孩子，這是

真的，五歲女兒沒多久就帶來弟弟，也像完成了任務般，早早被告知十八歲正

式成人後，就需離家自立。 

舅媽說了，不希望家裡有外人在，佳佳是媽媽的責任，不是阿嬤的責任。 

究竟什麼是外人呢？ 

最初的離家，她抱著淺黃色小熊，一知半解，到了姨婆家，姨婆給了吃的

喝的，開了電視，她明白自己要「乖乖的」。等到上了國中、高中，她已習慣在

那些原應相聚的節慶裡離家，離家前，把家整理乾淨，不留下痕跡。那些離家

前的晚上，她仔細刷著馬桶，心想，刷過後，會有我的痕跡嗎？一天二天沒打

掃，視覺上看不出來，空氣中也只有相當稀薄的尿味，但是，三天，四天，她

明白，味道會累積出停留的痕跡。 

她明白乾淨的意義，意謂著沒有他人的痕跡，包括頭髮，包括氣息。 

她成為家中主要的打掃者，也慢慢成為外人。 

 

她試做打工換宿的那一天，手腳俐落，細節處都整理乾淨，管家立刻點頭

雇用，直讚：「年輕這麼輕，竟然這麼俐落，很好！」 

她當然俐落，從小到大，做熟了的。 

跟她一起在民宿打工的還有皮膚黝黑、瘦長的阿佑，總在早上十點鐘時拎

著一袋早餐到來，安靜地在後院吃完。她跟阿佑一起整理，阿佑顧不到的細

節，她都顧到了。而且，沒有被客人投訴過。 

兩個人默默地培養出一種互動的工作慣性，把每一個家庭的過夜痕跡抹

去，留了每一間房間的全新迎接。 

 

媽媽在她幼稚園時再婚，對方明白表示，不想收養她，想要有自己的家，

媽媽沒堅持帶著她，她於是留在阿嬤家。爸爸呢？據媽媽說，生父在她懷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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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也不給家用，她索性離婚。後來，那個生父開了空殼公司，把親友的錢

捲走，潛逃出國，斷了線，留下空白。而如果家人和外人是以血緣關係來判

斷，有媽媽血緣的那個家，也無從找起。 

國中時，她面對著歷史課的「家譜」作業，一股憤鬱湧上，她用鉛筆劃出

了三條虛線，標示出了三條跟她有關的家譜，然而，最後作業繳交時，自己都

覺得太過空虛縹緲，乾脆只畫了一家三代，從阿嬤開始。只是，在舅媽界臨著

媽媽的那片窄小的空白裡，她壓了一條深深的溝，用沒有筆芯的自動鉛筆，用

那鐵硬的筆尖。 

她在阿嬤家裡，在媽媽新家，都是外人。 

升上高中，她刻意選擇離家一個小時車程的學校，以便住宿。曾經憤鬱的

她慢慢沉澱並明白，阿嬤算是仁至義盡了，當初之所以領養女嬰，想的就是女

孩終究會嫁人，責任有盡了的一天，只是沒想到，這女孩又留下了一個女孩，

阿嬤當初想領養的是一個女兒，而不是再領養一個孫女。 

公民課上，她才明白為何舅媽堅持房子要先過戶，因為媽媽擁有繼承權，

法律不認血緣，只認關係。 

 

去年，暑假，大武，南興村，安興部落，她暫時的家。南興「村」，政府的

說法，安興「部落」，是原住民的所在。她呢？姓著媽媽的姓，但是，卻不是那

一家人。她在血緣和法律間，找不到依歸。 

今年，寒假，她在櫃台忙碌時，會聽著各家的聊天內容，讚美某段太平洋

的海景，或是海邊的裝置藝術，或是抱怨景點或休息站或熱門店家人太多，包

括似無止盡的塞車。她也看到，孩子調皮被罵了，阿嬤攔阻疼孫的畫面。 

一波波的家人到來又退去，聽熟了別人家裡的互動，她的心情複雜洶湧，

一如那暗夜裡的太平洋，即使夜色抹去了視線，陣陣濤聲仍然波動。 

 

除夕夜，佳佳和女管家、阿佑一同忙到了晚上十點，在民宿的迎賓小廳

內，疲憊地微笑叮嚀住客。 

民宿門口，阿佑站在自己的機車前，女管家拿出了兩包紅包，伸手遞出。

阿佑沒有遲疑地接過，佳佳頓時明白去年除夕亦是如此。佳隹接過，忍不住用

手指微捏那薄薄一包的驚喜，口罩上方是笑瞇的眼。 

「老闆娘說，你們兩個都很認真地在工作，讓她很放心，所以給你們紅

包，也祝福你們在新的一年，能夠心想事成，平安健康。」女管家說著。 

「謝謝老闆娘和管家。」佳佳開心地說。 

「謝謝。」阿佑簡單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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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佑發動機車，噗噗噗地離開了。女管家和佳佳在夜色裡步行回家。她們

不住民宿內，民宿裝潢是全木頭，那住宿費用抵得過小小平房的月租。她們住

在老闆娘租來的老舊平房內，三房一廳。 

 

夜闌，小村靜寂，連蟲鳴都微弱。 

「佳佳，妳是不是和家人吵架，離家出走啊？」女管家突然問道。 

她愣了一下，然後說：「我沒有和家人吵架，家人都支持我來打工。」 

「妳很懂事，做事俐落，也沒有嬌氣，怎麼願意寒假來打工，尤其是這種

過年時候，坦白說，打電話給妳時，我沒想到妳答應得這麼快。」女管家再

問，看來，疑惑擱置心中許久。 

佳佳遲疑了一下，然後簡單解釋了自己的情形。 

她們走進臨大馬路小村裡的唯一便利商店，女管家買了些零食，結帳後，

遞了一罐溫熱的薑汁黑糖給她。佳佳愣了一下，道了謝，接過，握在手裡，暖

呼呼的。 

女管家說：「那接下來的寒假，妳就安心待在這裡吧，暑假也過來，不是打

工換宿了，是真的打工，我再跟老闆娘提，現在疫情過了，國內旅遊正熱，民

宿也需要人手。」 

她的眼眶微熱。口罩依舊戴著，但什麼東西鑽過她的鼻尖，微酸。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女管家說了這句話，邊走邊喝著薑汁黑糖，到了

她們住的平房，開門，道了聲新年快樂，各自入房。 

    客廳裡是簡單的白牆，天花板空零零的，掛了盞風扇吊燈，沒有沙發，擺

了二張長桌，是她們準備早餐的地方。 

房裡，她打開紅包，竟然有六千元。她用手指揉搓鈔票，拿出來一張一張

舖排，六張新鈔放在褐色磨損的木製化妝臺上，顯得光亮。她打開手機，拍了

照，傳訊給高中導師，上面寫著：「親愛的老師，祝您兔年愉快，平安吉祥。民

宿老闆娘給了我大紅包，我好開心。」她在心中感謝導師，在一次晤談後，導

師提到她曾經住過的民宿，要她打電話給民宿試試，說不定有機會打工換宿。 

機會是主動的人問出來了，導師總是這樣說著。 

 

熱甜的薑汁黑糖入喉，她滑著手機，看著同學們秀著一張又一張歡聚的照

片，或數疊並列開展的紅包，或者拿到大老二拿到鐵支，或是砌起麻將……。

她看著同學們喜氣洋洋的家裡，再抬頭看了看這個暫居的小窩，灰白牆面，簡

單的深藍色窗簾，雙人床是老闆娘從民宿汰換下來的，床上擺著陪伴她長大的

淺黃色小熊，白床單雖然是舊物，但上面已有她的味道，她用慣了的沐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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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海洋香，淺藍色瓶身印著的標語。 

她側耳聽著，女管家已洗澡完，吹風機嗡嗡的聲音穿過磚造牆壁而來。她

拿起衣物，洗澡，刷牙。睡前，回了一下好友和姨婆的簡訊，姨婆祝她一切順

利，還說很想她。 

她把紅包袋壓放在枕頭下，很遠以前的小時候，媽媽再婚前的那個除夕

夜，媽媽教她的，她記住了。「叮咚」一聲，媽媽傳了簡單的訊息，祝她新年快

樂，說了一些話，還說愛她，附上了一個紅包的照片，等她回去拿。 

她回了訊息，也祝媽媽新年快樂，也說了一些話，也說愛她。然後闔被，

過年打工很累，她抱著小熊沉沉睡去。 

 

隔天一大早，忙做早餐，蒸地瓜、水煮蛋、蒜香麵包、煎培根，她和女管

家邊工作，邊拿著碗吃，兩人都沒有開口。弄好裝到鐵製大盒裡，提到民宿，

擺盤，等待。 

聲響遠遠出現，責備聲、哀嚎聲隨著腳步愈來愈近。 

「就叫你不要喝那麼多，你看，吐成這樣，又頭痛。」 

「我怎麼知道，我也沒有喝很多啊。」 

「你就是這樣，不懂事，讓人不放心。」 

「不要再念了啦，我頭很痛啦。」 

哀嚎聲步入了迎賓小廳，佳佳看見那個與她同齡的男孩一臉憔悴，家人接

後魚貫而入，怒氣沖沖的男孩媽媽在看到她們後，面容轉為愧疚。 

「不好意思，這個孩子昨天喝多了，吐在地板上，我們已經先擦過了，但

還是有嘔吐的味道。」男孩媽媽歉疚地說著。 

「有吐到被單嗎？」女管家溫聲問道。 

「沒有沒有。」男孩媽媽趕緊擺手，說：「他們坐在木地板上玩撲克牌，邊

喝邊玩，就突然吐了，是吐在地板上，沒有吐到被單上。」 

「這樣啊，那我們再加強地板清潔，不能留下味道。」女管家說。 

「不好意思哩，那味道真的不好聞。那我們要付這部份的清潔費嗎？」男

孩媽媽誠意問道。 

「不用付，不過，等一下清地板的是這個妹妹，不然，看妳要不要包個紅

包給這個妹妹好了。」女管家說著。 

佳佳正在端盤上桌，愣了一下。 

她看著男孩媽媽拿出皮包，掏出兩千元，包在紅包袋裡，然後遞給她，動

作太快，她還來不及反應，她看了一下女管家，不知道該不該接過紅包。 

女管家點頭，然後客氣地說：「因為清地板的工作變重了，也需要花更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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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就當妹妹的加班費吧。」 

「真的不好意思哩，大年初一的，就給你們增加工作量。」男孩媽媽再度

道歉著，隨即轉頭續罵男孩：「你看你！」 

男孩抱頭，一臉痛苦地說：「好了啦，不要再罵了啦。」 

坐在男孩旁的奶奶臉色不悅，語氣不滿地說：「新正時，麥擱罵啊。」 

女管家微笑緩頰著：「沒事啦，全家一起出來玩，開心最重要，弟弟也沒有

想到會吐，我們清一清就好了，沒事的，不要影響你們出遊的興致哩。」 

女管家接過紅包，轉身遞給了佳佳。 

男孩媽媽轉頭對佳佳說：「辛苦妳了，祝妳新年快樂，。」 

佳佳點了頭，說：「謝謝妳的紅包，祝妳們一家玩得開心，平安快樂。」 

她開始送上咖啡，聽孩子們互虧互損，聽大人們閒聊拉扯，熬夜壓歲的隔

天早上，大家的食慾尚未提振，她再遞了兩三杯咖啡，這一家人留下了個「有

餘」，就回房收拾。 

她喜歡這一家人的吵鬧，讓人安心。 

 

九點鐘，阿佑來了，聽到了女管家交待的喝酒嘔吐事件，臉色一沉，拎著

早餐到後院去了。 

在迎賓廳送走這一家人後，阿佑和她先到那一間木屋去，隔著口罩都能聞

到那股複雜的嘔吐味，垃圾桶裡是滿滿衛生紙和食物殘裝，桶外擺了五六罐啤

酒，和一瓶約莫剩了五分之一的紅酒。她開窗，拆床單，阿佑開始沖洗那些留

了已空的空罐子，把殘餘的紅酒直接不客氣地倒入馬桶裡。 

打包垃圾桶時，她聽到廁所傳來大聲的罵語：「不能喝就不要喝！」 

房裡復歸靜默，嘔吐的氣味隨著打包垃圾桶而淡了許多。她估量著，嗅聞

氣味，搓著抹布，開始跪地清理，先用一些清潔劑稀釋後抹擦地板，然後用清

水拭淨，反覆多次。直到確定空氣裡沒有殘留任何氣味。然後開始一般的清潔

工作，刷洗廁所，用酒精擦拭桌面，再換上新的被單、被套，整理拉平，放置

新的毛巾，添加沐浴乳、洗髮乳。 

    窗戶透進了初一的陽光，涼風微微帶進了新鮮的草木氣味。她拿下口罩，

閉上眼睛嗅聞著。房門開著，空氣川流，整理後的房間復歸乾淨。 

她再張開眼睛時，看到阿佑在門口直看著她。她有點發窘，再把口罩戴

上。阿佑開口，遲疑地說：「妳長得很像……漂亮。」 

很像漂亮？她沒接話，繼續往下一個房間前進。 

忙了一個早上，加班一個小時賺兩千元，坦白說，她覺得很划算。能在寒

假多賺一些生活費，開學後就能不那麼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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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佑早上就說了那句話，也沒再說什麼。 

她知道自己算漂亮的那一群，眼睛大而圓，皮膚雖然不算白，但是五官是

好看的。她像媽媽，她想著小時候的媽媽睜著圓亮的眼睛等待領養，可愛的外

表打動了阿嬤。也因為美麗的外貌，所以早早結了婚，雖然離婚，也很快地又

有了新的歸宿。 

有時候，她會點開慈善網頁，滑過那些待領養的孩童，有些甚至十來歲

了，還沒有新家。但有了家，就代表有真正的歸屬嗎？她想著自己的媽媽，那

早早的婚嫁，是不是在尋找自己真正的家？ 

 

年假過了，寒假也接近尾聲，民宿從客滿到開始多出了一間房、二間房，

阿佑拎早餐來的時間恢復成了十點。幾天後，她注意到，阿佑在某些與她交會

的時候，左手會放口袋裡。 

寒假結束前，來了兩個小家庭，一家要再往台東市走，一家隔天要走阿朗

壹古道。兩家都早早退了房，她和阿佑可以很快地清掃，在全部清掃完後，幾

天來的疑惑就得到解答了。 

阿佑拿出手機，滑出一張照片，說：「妳有點像我姑婆。」 

照片裡站著五個小孩，由左到右排列。阿佑用手指頭指著最高的那一個女

孩，也有十五、六歲了吧。坦白說，久遠泛黃的照片，並看不清楚詳細的眉

眼。但初看時，的確是和媽媽有點像，但照片模糊，使人搞不清楚阿佑的用

意。他是想用這張照片與她攀談嗎？她不知如何回應這個話題，索性沉默。 

阿佑聳聳肩，說：「對不起，我沒有其他意思，只是想著，妳會不會是我的

家人而已，我姑婆很早就被賣掉了。我阿公，很想念她。」 

阿佑又說：「因為很想她，所以都用這個理由來喝酒，喝到酒精性肝炎。也

說不定沒有很想她，只是拿想她來當藉口而已。」 

阿佑尷尬地笑了一下，又說：「對不起，我沒有其他意思，只是想說，說不

定妳真的是我的家人，說不定是我姑婆的後代，那我阿公如果看到妳，說不

定，他會比較安慰一點。」 

    她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繼續沉默。 

    阿佑擺了擺手，說：「對不起，我只是想說，妳能不能見我阿公一面？」 

阿佑低下頭，說：「他快死了。」 

    沉默蔓延，佳佳問：「你阿公還好嗎？」 

    阿佑說：「不好，醫生說是已經肝硬化，過年前才發生過腹水。」 

    佳佳點點頭，就當行善，讓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有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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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跟女管家說了這件事，了解阿佑的情況，阿佑的父親早死，母親

改嫁，隔代教養長大，在臨近高雄的市鎮工作不順，阿公又生了重病，索性回

鄉來照顧阿公，在民宿彈性時間工作。 

隔天，只有一間房間要清理，清潔完畢後，她向女管家借了安全帽，坐在

阿佑機車的背後，她雙手微捉住阿佑的衣襟，在南方的春天陽光下前進。 

往金崙方向騎，車程約莫二十分鐘，彎起一個小村落裡，沿路是幾間平

房，和安興部落看起來差不多。有一半的平房廢棄，不同的倒落塌毀，半頹的

紅磚牆圍起小小的空間，裡面雜生著蔓藤野草，鬼針草錯生其中，白花黃心成

為黯淡色彩裡的亮點。 

阿佑在一棟平房裡停了下來，走入門，和屋內的人說話。 

她進屋，屋裡有點暗，她眨了眨眼，外頭的光線斜照入內，照在一雙腫脹

佈滿灰斑的腳上面，腳背上灰撲撲的。她再往上看，眼前的老人肚子腫圓，褐

黑蒼灰的臉上是半瞇的眼，稀疏的短髮如收割後的田梗，蒼灰生硬地佈在微禿

的頭皮上。 

桌上擺著褐黃木頭相框，裡面照片是黑白的，她一眼認出，那就是阿佑給

她看的那一張。 

「長得真像。」老人看著她喃喃說著，浮腫蠟黃的眼皮下是微茫的目光。 

「坐。」阿佑指著客廳的另一張長型藤椅。 

佳佳看著老舊的藤椅，編織而成的表面已有幾個或大或小的破洞，她挑了

較不破的那一邊坐下。 

老人問起她和她的家庭，她如實回答，包括媽媽是養女，領養的地方就在

南部。 

阿佑瞪大了眼睛，吃驚地聽著。 

老人又問了她幾個問題，包括高中讀哪裡，大學讀哪裡，畢業後想做什

麼。她一個一個回答。 

「真懂事，以後出社會不用怕沒工作，這麼會讀書，這麼懂事。」老人把

頭靠在椅背上，看著窗戶，眼光拉得很遠，喃喃著：「姊，妳孫子真的很懂事，

很好。」 

老人慢慢地握著藤椅扶手，試圖站起，看起來像是跌倒了，阿佑要去扶，

老人揮揮手拒絕，站穩了身，右手從口袋掏出紅包來，拿著紅包向佳佳揚了一

下，示意她接過。 

她愣住，連忙站起，搖手說：「這不行。」 

老人一步顫顫往前，然後把紅包塞在她的手中，她驚慌。 

老人抖著肩膀用力地說：「妳是我姊姊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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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著紅包，不知道該說什麼，這段關係根本無法證明，就算她的身世不

明，但靠著長相的相似和一番對話就確認，她覺得很荒謬。 

她轉頭看了阿佑，阿佑鼓勵似的點著頭。 

老人退回，扶著扶手，再慢慢地坐下，喘著說：「來，叫舅公。」 

「舅公。」佳佳低聲回應。 

「乖，真懂事。」老人笑了，繼續喘了幾口氣，擺手示意她坐下。 

閒話幾句後，阿佑開口，示意回程的時間到了。 

老人開口，聲音無力：「暑假……暑假回來，給我看一下。」 

她眼眶紅了，捏著紅包的手指頭泛了一下白，說：「舅公，我會回來的。」 

 

站在門口，春日近午的陽光，有了更暖的溫度。 

阿佑說：「謝謝妳，我想我阿公沒有遺憾了，我請妳喝咖啡吧，這裡離金崙

很近，金崙有一家咖啡店很好喝，而且海很美。」 

她點點頭。阿佑載著她穿過幾陣海風，彎進明顯熱鬧許多的金崙，遊客、

車輛喧鬧在寬闊的街道上，待發亮的燈泡在藍天下閃耀著陽光。她知道金崙比

較熱鬧，因為這裡有溫泉。 

阿佑領著她走進一家咖啡店裡，微胖老闆娘紮著馬尾，看到阿佑，熱情大

聲說著：「你很久沒來了哩。」 

「沒辦法，過年太忙了。」阿佑笑著回答。 

    佳佳看著小小的店裡，擺了五張小桌子，外面還有幾桌，都坐滿客人，店

裡的客人桌面上，只有一桌是有咖啡和點心的，其他四桌，看來是老闆娘忙碌

的原因。 

「你要喝咖啡的話，要等喔。」老闆娘笑著說，然後說：「這樣啦，不然你

先去幫我清沙灘啦，最近過年，來玩的人太多了，沙灘上又有垃圾了，真的很

沒有公德心。」 

佳佳站在阿佑旁邊，沒有打擾這一段對話。 

忽然，老闆娘好像意識到她和阿佑是一起的，而不是單獨的客人，她眼睛

睜亮，看著阿佑，朝她的方向微抬下巴，小聲地問：「女朋友？」 

阿佑大笑，連忙擺手，說：「不是啦，是遠房親戚啦，是我姑婆的孫女，要

叫……」阿佑偏著頭想了一下。 

「表妹。」佳佳接話。 

阿佑拍了一下手，說：「對，是表妹啦。」 

「這樣啊，也是回家鄉來看看嗎？」 

佳佳點頭，覺得這樣的謊，說起來有種暖呼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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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樣，通通先去淨灘，回家嘛，當然要把家清乾淨啊！」老闆娘毫

不客氣地大笑，然後指著外面，說：「工具在老地方，快去快去，當作打工，等

等回來，姊姊請你們喝咖啡。」 

阿佑轉頭看佳佳，她點頭。 

阿佑朝老闆娘一揮手，往後走，外面坐臺處靠後的地方，手套、夾子、黑

色塑膠袋擺在地上，旁邊兩個大的垃圾桶，藍色，紅色。 

他們兩人戴上手套，拿著夾子和塑膠袋。 

 

通往海邊的路上，蔚藍明亮的海在隧道後面，閃耀成畫，一列火車匡啦匡

啦經過，穿過海風。 

穿過短短的隧道，隧道出口處，一組旅客正在研究牆上彎繞的圖樣。 

他們開始揀拾垃圾，在方圓之間的藝術品下，一隻老狗正打著盹。 

撿拾了半袋垃圾後，他們一起面向海邊，有默契地坐下， 

一段簡單的沉默後，阿佑開口：「寒假結束了，妳要回家了。」 

她看著海閃耀著，說：「回家嗎？是啊，要回家了。」 

她再把眼光放在磊成小塔的石頭上，輕輕地說：「回家真好。」 

浪濤有節奏地拍岸，一波又一波地抖落聲響，應和著她的心跳。 

 


